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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彝族经典叙事诗《阿依阿芝》与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两部作品在叙

事层面的异同及其文化内涵。二者虽根植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土壤，却共同反映了社会规范下个体的命运

困境，特别是女性所面临的悲剧性命运困境。研究从叙事语言视角比较两者的相同点与差异性两个维度，

相同点体现为相近的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差异性方面主要讨论两者的思想内涵和情节结构

等。通过比较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语言，能够反映出其在个体命运书写中呈现的共性与变异特征。本研

究所得结论为理解两种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具体案例。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不同时期或文类

的叙事文本进行探讨，促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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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yi Azhi (a classic narrative poem of the Yi ethnic group) and South-East Flies of the 
Peacock (a folk song of the Han Dynasty Yuefu School)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aiming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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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wo works at the narrative level. Though 
rooted in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oth works jointly reflect the fate dilem-
mas of individuals under social norms—particularly the tragic fate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language, the study compares the two works in two dimensions: simi-
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similarities are manifested in aspects such as similar narrative per-
spectives and character portrayal; the differences mainly focus on their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plot structur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languages of these two works can reflect 
the commonalities and variations manifested in their portrayal of individual fates.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study provide a noteworthy concrete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two literary 
traditions. Future research may incorporate more narrative text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or genres 
for explo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literary land-
scape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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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

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1]: p. 119)。”中国叙事诗历史悠久，既包含汉族文人加工

的经典文本，也涵盖少数民族口头传唱的民间瑰宝，共同构成多元文化谱系。叙事诗作为以叙述故事为

主体的诗歌体裁，通过完整情节、人物塑造与场景描写展现事件，兼具韵律性与叙事连贯性。我国研究

民间叙事长诗最早应该是关于汉乐府长诗《焦仲卿妻》和《木兰辞》的研究([2]: p. 114)。 
《孔雀东南飞》和《阿依阿芝》均属于女性悲剧主题，虽然在艺术形式和悲剧结局有差异性，但在

完整叙事结构和反压迫精神等方面存在共性。基于此，对两部作品的文本细读与比较，运用帕里与洛德

的口头诗学“程式理论”及热奈特叙事学中的“焦点叙事理论”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和社会批判层面的

共性。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由程式、话题和故事型式构成[3]，《阿依阿芝》作为活态的口头文学，

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句式，由诗句、音乐、仪式三者构成动态程式结构，契合“程式理论”的研究范畴。

“焦点叙事理论”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一是零聚焦，二是内聚焦，三是外聚焦[4]。两部作品的叙事视

角均以零聚焦为主，贯穿全文；《孔雀东南飞》人物对话中隐含的人物心理状态，以及《阿依阿芝》所表

现的阿芝的内心痛苦与遭遇均以内聚焦作为辅助叙事手段。 

2. 文献综述 

目前，《孔雀东南飞》的研究成果颇丰。文本考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黄龙据《潜山县志》考证故

事发生地应为安徽潜山。如徐强认为“却与小姑别”中的“却”为副词，是“又、再”的意思；谢政伟

指出“恨恨”不能简单理解为“恨到极点”，应该结合语境理解；倾向于悲剧解读的成果也多，一些学

者提出“焦母恋子说”，但李义海表示质疑，认为此观点缺乏文本证据；王立认为该诗构建了本土婆媳

矛盾母题；王卉等人把“孔雀东南飞”引申为现代女性对父权、夫权文化的反抗方式。叙事方面，林宗

正称《孔雀东南飞》达到汉魏六朝叙事诗的最高水平；孙立尧认为其在程式等特征上与印欧史诗有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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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对比研究方面涉及国内外，芦思宏等人比较《孔雀东南飞》与《阴谋与爱情》；楚永娟将其与日本

《不如归》对比，发现两者均源于封建家长制、婆媳矛盾等；现有 8 种英译本，但贾晓英等指出存在误

解误译问题。教学研究中，吴国珍建议在教学中将《孔雀东南飞》与《氓》进行联读。近年来，《孔雀东

南飞》被广泛改编为越剧、京剧、话剧、影视剧等形式，如青春版越剧《孔雀东南飞》，让传统悲剧焕发

新的生命力。 
流传于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民间叙事诗《阿依阿芝》，现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阿依

阿芝》的研究成果覆盖文化、音乐、文学、传承等领域，成果较少。文化背景研究方面，魏巍基于实地调

研，指出《阿依阿芝》不是独立叙事歌，还应用于婚俗等场景；范嘉琴以云南小凉山地区版本为研究对

象，认为该作品的产生与流传深刻影响了彝族婚姻制度的演变。悲剧意蕴研究代表性成果是边拉布的硕

士论文，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为根基，指出《阿依阿芝》悲剧艺术手段成熟；并从历史、社会、个体三

个角度，分析悲剧意蕴形成的原因。 
音乐与表演艺术研究方面，王楠探讨了《阿依阿芝》的传统音乐形态与表演形式，明确文本围绕阿

依阿芝婚后悲惨遭遇展开，其核心属性为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中的哭嫁歌；银国发以流行音乐改编后的《阿

依阿芝》为对象，结合彝文歌词、彝语发音、对应谱例等，讨论其民俗文化内核与现代音乐符号之间的

融合逻辑。 
对比研究方面暂且没有跨文化、民族，仅涉及彝族内部跨地域文本对比，吉力么沙各等以口头程式

理论为支撑，把《阿依阿芝》与贵州彝族叙事诗《乌鲁诺纪》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均用于婚嫁场合且围绕

女性命运展开，但主人公的身份背景、主题思想的表达与文本程式存在差异。《阿依阿芝》作为非遗，活

态留存至今，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未来研究应该继续在跨区域、跨学科等维度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孔雀东南飞》与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叙事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成果，本文围绕两部作品的叙事

特征与文化内涵等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目前，《阿依阿芝》研究缺乏跨文本叙事研究视角，故本研究以

叙事语言为核心切入点，围绕句式、功能与文化语境三维度展开对比讨论，以清晰地呈现两者叙事语言

特征上的异与同，从而丰富国内叙事文本的研究成果。 

3. 叙事语言风格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以五言体讲述焦仲卿与刘兰芝因封建家长制压迫殉情的悲剧，人物鲜明

且语言质朴。而《阿依阿芝》也是以歌的形式在彝区民众中口耳相传至今，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有程式化

的口头文学特征，如文本的语言多含便于记忆和即兴发挥的重复句式、固定套语等。《阿依阿芝》以内

聚焦和零聚焦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至孝的女性形象；该诗讲述了阿芝在婆家受苦，

无奈之下逃往娘家，途中经历种种险境，最终被老虎吞噬的惨剧，表达出对旧社会婚姻对女性的摧残的

痛恨。《孔雀东南飞》和《阿依阿芝》均为以女性悲剧为核心的爱情婚姻叙事诗，“通过讲唱爱情和婚姻

故事，特别是悲剧故事，反映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并通过主人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

如意婚姻的追求，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5]。两者的叙事手法均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借助语言塑造

人物性格特征与情感冲突，都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另外，这两部叙事诗的矛盾点都是围绕婚姻展开的，

但孔雀东南飞是语言直接说明人物形象，而《阿依阿芝》则更多的是侧面描写，借助环境描写暗示人物

形象、烘托阿芝的“悲”。 
《孔雀东南飞》叙述了感情深厚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后双双自杀的悲剧故事。刘兰芝是

一位勤劳、善良、美丽且有教养的女子，却因不被婆婆喜爱而被遣回娘家。刘兰芝回娘家后被兄长逼婚，

最终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得知后，也在树下自缢身亡。结尾说两人死后，化为鸳鸯，日夜相伴，

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全诗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语言朴素自然又富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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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成功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目、刘母、刘兄等人物形象，于今天而言，依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和社会意义。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均以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生存困境为核心悲剧主题，二者均以

相同的叙事焦点和诗性的语言表达悲剧的叙事主题。采用零聚焦、内聚焦和客观的语言风格表达人物的

情感和故事情节，传递悲剧主题，引导读者自主形成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也使得文本成为社会群体婚

姻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的文本属性不同，故在语言程式上有较大差异。《孔雀东南飞》经文

人整理定型的汉乐府书面文本，虽来源于民歌，但已不属于口头诗学研究范畴之内，语言表达高度凝练，

文本以五言诗句为主。主要表现为句式无重复性，用差异化语言表达相同的情节；人物形象和叙事场景

的塑造上没有口头叙事语言，没有用通俗的外貌形容词进行套用，这一点和《阿依阿芝》的表达逻辑一

致；语言表达高度凝练，文本以五言诗句为主。《阿依阿芝》作为口头叙事文本，语言有程式化特征，主

要体现为句式固定，同时具有套语反复使用的特征。 

4. 叙事艺术 

叙事通过设置情节、刻画人物、渲染环境、选择视角等技巧，构建出具有连贯性的完整事件，引导

受众理解故事的内涵，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叙事艺术除了是信息传递的手段，更是人类表达经验、传承

文化等的重要方式。比如《孔雀东南飞》开篇直接表达刘兰芝勤快和能干的人物形象：“十三能织素/十
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阿依阿芝》则通过间接描写阿芝的劳动行为表现其勤劳和能干

的特质：“ꌿꅐꌿꊂꉅ(大麦收尽拾残粒)/ꎭꅐꎭꊂꉅ (小麦收尽拾残粒)/ꐩꒇꐩꊂꉅ(燕麦收尽拾残粒)/ꈾꒇꈾꊂꉅ (荞
麦收尽拾残粒)”([6]: p. 74)。因为阿芝在婆家没有地位，没有粮食支配的权力，她只得去拾荒，拣起麦子

酿酒孝敬婆家人，希望能够让他们宽容以待。《阿依阿芝》通过对阿芝“拾荒”这一劳动行为的间接描

写，展现了她勤劳能干的特质。以上列举的短短四句，20 字，表明阿芝在婆家地位低下，也从侧面折射

出阿芝的勤劳、勇敢、睿智的形象和生存智慧。 
在渲染环境方面，《孔雀东南飞》有以欢景衬悲情的手法，如刘兰芝再嫁时的车马喧阗、仪仗隆重，

与她内心的悲凉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其命运的无奈与压抑。而《阿依阿芝》也是一样，她在逃跑过程

中，草原上的云雀、森林中的鹿、山岩中的蜜蜂、蕨丛中的雉鸡都在唱的欢乐、跳的欢乐，唯独阿芝在孤

独地逃着，就是通过描写动物们的欢景衬托出阿芝的孤与悲。两者在环境烘托与情感对比的叙事技巧是

一致的。 

4.1. 情节结构 

两部叙事诗的文本均以“压迫–反抗–毁灭”为核心逻辑，通过层层递进的冲突设置，将悲伤的基

调贯穿全文；以线性时间为基本框架，线性叙事与悲剧闭环是一致的，均按“事件发生–发展–高潮–

结局”的时间顺序展开。《孔雀东南飞》以“婆媳矛盾–兰芝被遣–夫妻誓别–兰芝拒婚–双双殉情”为

情节主线，逻辑连贯；《阿依阿芝》以农事活动和季节流转为线索，情节围绕“被困婆家–尝试孝敬–逃

亡–遇虎身亡”展开，逻辑一样连贯。两者的结局均指向“反抗失败”的悲剧感。 
在情节安排上，《孔雀东南飞》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展现了家庭冲突的加剧过程，从焦母对刘兰芝的

挑剔和指责，到强行逼迫焦仲卿休妻；再到刘兰芝回到娘家被兄长逼迫改嫁，最后夫妻二人以死抗争的

悲剧。这一悲剧都是通过一层一层地压迫导致的，冲突从婆媳矛盾逐渐升级到两代人、两个家庭的生死

矛盾。《阿依阿芝》的叙事框架中，核心情节不是爱情，内容不涉及爱情的相关内容，全文聚焦于阿芝在

婆家的生存困境和思念亲人的内容。文中开篇直接点明阿芝嫁入婆家多年，却未曾回过娘家的背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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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明文本的核心主旨——阿芝回娘家。从阿芝嫁入婆家，并未获善待，而是一直在劳作，只得用农事

的周期作为时间的唯一参照物：“阿依阿芝哟/早先初春时节来的/如今秋天已至将又去/阿芝未曾回去过/
早先种麦时节来的/如今麦子已收获数轮/阿芝未曾回去过/早先种荞时节来的/如今荞子已收获数轮/阿芝

未曾回去过/早先种稻时节来的/如今稻子已收获数轮/阿芝未曾回去过”([7]: p. 73)。 
原文本中以重复咏叹的句子结构强化主题，借助农事活动的流转标记时间，既体现了阿芝在婆家被

繁重劳动束缚的生活状态，也通过季节与作物的循环往复，暗示阿芝“回娘家”的愿望在漫长时光中始

终未能实现。从阿芝在婆家受苦受困，到阿芝拾荒捡麦来酿酒、去孝敬婆家人，婆家人依旧不准其回娘

家，再到阿芝鼓起勇气逃出婆家，在逃途中遭遇了种种自然磨难，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老虎的袭击。一路

上既没有追来的婆家人，也没有盼来的娘家人，实在是可怜，而“可怜”正是该叙事文本的基调。文本采

用线性叙事结构，以农事时间为线索串联阿芝从“被困婆家”到“逃亡失败”的轨迹；同时，通过季节循

环与愿望落空的重复暗示阿芝反抗的徒劳，最终是希望的破灭。娘家、婆家和自然磨难共同造成阿芝的

悲剧，阿芝被娘家和婆家“双重抛弃”，甚至尸骨都未能保全，呼应悲剧主题，呈现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与无情吞噬。 
不同的是《孔雀东南飞》结局有“合葬化鸟”的浪漫，通过这种超自然的想象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

情的希望和封建礼教的反抗，赋予悲剧理想的慰藉；而《阿依阿芝》结局遇虎身亡是直面现实的悲剧，

直接反映旧社会彝族女性在封建压迫下的困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 

4.2. 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者讲述故事的立场和角度，决定着故事信息的呈现方式、人物和事件的

情感倾向等。常见的叙事视角包括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述，可分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等。根据美国

文论家的艾伯拉姆斯的观点，叙事视点是指“叙述故事的方法，即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法或观点，读者

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行为、情境和事件”。荷兰著名文论家米克·巴尔认为“事

件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来描述，必然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之内展开，即选择一个观察点，通过一定的角度

来描写”。《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在叙事视角上有共同点，均采用了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叙事视

角。 
《孔雀东南飞》的叙述者洞悉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情感纠葛、家庭矛盾及悲剧结局，能自由切换场景

并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如焦仲卿的无奈、刘兰芝的悲愤，使故事完整且情感张力强烈。《阿依阿芝》的叙

述者不受时空限制，既能展现阿芝勇敢的反抗精神与对家人纯真的思念之情，又能到最后抒发出内心的

苦痛以及对婆家和娘家的“恨”。二者均以零聚焦和内聚焦的视角实现了叙事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在铺

陈故事情节时，洞悉人物的内心活动、情感变化与事件全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思想深度，呈现了

旧社会女性的苦难和抗争精神。 

5.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的叙事共性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虽源自不同的社会语境，却共同叙述了旧社会制度下个体命运的抗

争与悲歌，尤其是对女性的摧残；主人公刘兰芝与阿芝的反抗，是对旧社会的强烈控诉，也是对自由与

情感的向往，呈现出中华民族面对社会重压时共通的苦难与精神追求。 
我们从悲剧的根源讨论，封建家庭制度对个体自由的剥夺，阿芝在婆家约等于劳动工具，“回娘家”

的基本人身自由被剥夺，暗示封建家庭对女性的物化；刘兰芝因婆婆的无理被驱遣、焦仲卿因“不孝”

被施压，体现封建家长制对婚姻自主权的掌控。他们的压迫主体均来自娘家和婆家，我们可以从悲剧的

必然性解读，阿芝的遇虎死亡看似是偶然事件，实则是偶然中的必然，她遇险时的绝望并没有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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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底层女性的普遍命运；焦、刘的悲剧是必然中的抗争，面对封建礼教的不可调和性，他们以殉情的

方式作出抗争。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是形似神异的悲剧叙事，两者均为封建背景下的女性悲剧，虽然在

文学表达、反抗方式和文化深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同是以“家庭压迫”“零聚焦”“内聚焦”“重复

手法”等叙事要素，且都是呐喊式的悲剧，《孔雀东南飞》结尾写着：“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阿

依阿芝》结尾写道：“逼女害女的最可恨/婆家最可恨/卖女吃女的最可恨/娘家最可恨”。两者均指明封建

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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